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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章萼夫妇墓志与舟山章姓移民
□楼正豪 吴璇

一

刻于明成化十六年（1480）的《章氏考妣合

葬墓志铭》，最初发现于宁波鄮山一带，现为私

人收藏，高45厘米、阔39.5厘米、厚5厘米。是章

玭为父母章萼、方淑真制作的合葬墓志铭，由

杨守随撰文、杨文乡篆额、虞徵书丹。碑面磨泐

严重，能识读出的文字如下：

章氏考妣合葬墓志铭

中顺大夫、应天府丞、前监察御史、同邑杨
守随撰

承直郎、兵部武选司主事、同邑杨文乡篆
宁波府儒学训导、饶郡虞徵书
同邑章公讳萼 袁字维盛 袁卒乃成化十六年

五月十二日也 袁其配方氏讳淑真 袁字玄德 袁阴
阴先公一年殒袁人莫不感惜 袁而念未有述其事
者遥 是岁秋袁其嗣玭等持状泣而言于予袁曰玭
等不天致吾亲笔起阴 袁 犹复不能刊大贤君子
之一 袁君在金石 袁则存者之心何自而阴阴 袁为
悦乎颜阴焉钥 存没之阴也遥 予闻而悲之 袁读其
状章袁世居建之浦城遥 十二世祖讳得象袁仕宋
至平章事袁兼枢密使袁自后代为显氏遥至曾祖袁
讳明 袁则元季隐居昌国白泉 袁国朝洪武初 袁迁
于鄞袁遂世为鄞人遥祖讳元完袁隐德弗仕 袁生子
五曰 院著 尧英 尧苇 尧萼 尧苗 遥 公即萼也 袁性孝友 袁
崇礼阴 袁以勤德效绩 袁家阴以服 袁娶方氏相夫
子袁克尽妇道遥正统癸亥袁公值母疾袁与孺人行
庾黔娄故事 袁卒不超二人 袁哭踊行礼 袁哀且三
事 袁父益爱 袁日后诸昆弟分阴资产 袁宁取其薄
者遥 正统末时不靖袁公领有同选从戎 袁孺人忧
思甚袁至及凯旋袁甚喜遥问及戎中事袁既而黾勉
以营家道遥越三年袁公值父丧袁偕孺人哭殡袁奠
享礼如丧母日遥 成化丙戌袁徙居鄞江东遥 己亥
水月十五日袁孺人卒遥生于永乐己亥十一月二
十阴日袁享年六十有一 袁踰八月而公又卒 遥 实
成化庚子五月十五日 袁 生于永乐乙未十月十
七日袁享年六十有六遥 生子四院男三 袁长即玭 袁
娶鲍氏 曰次玥 袁娶史氏 曰次玢 袁娶史氏 遥 女一 袁
讳文顺袁适梅江俞谏言袁先考妣卒袁孙男五 院曰
思明 尧思聪 尧思温 尧思恭 尧思忠 袁俱幼 遥 就以此
年九月七日合葬于阳堂乡和睦里鄮山之原 遥
玭等以所状阴予徵文袁刻之墓石袁系是以阴日
阴淑人君子 袁作逑阴阴孝阴外则之于乎斯人遥
生荣死悲袁阴有获阴阴而子孙之食阴阴阴将无
穷阴矣噫遥

二

根据志文可知，章氏家族祖居福建浦城

（今南平市浦城县），元代章明隐居昌国白泉

（今舟山市定海区白泉镇），明初海禁后迁徙宁

波，世为鄞人。章明生子章元完，元完生五子：

章著、章英、章苇、章萼、章苗。墓主章萼生于明

永乐 十三 年 （1415），卒于 明成 化 十 六 年

（1480）； 夫 人 方 淑 真 生 于 明 永 乐 十 七 年

（1419），卒于明成化十五年（1479）。夫妇二人

生子三人：章玭、章玥、章玢，生女一人：章文

顺，共有孙男五人：章思明、章思聪、章思温、章

思恭、章思忠，章萼去世时，孙辈俱年幼。志文

透露，明成化二年（1466），章萼五十二岁时，举

家徙居鄞江东。

目前笔者所查阅到的鄞西章氏家谱，有

1934年由汪培经纂修的《鄞西高桥章氏宗谱》

二十八卷、清光绪抄本《鄞州章氏世谱》十六册

（不分卷），共两种。章姓为鄞西高桥镇大姓之

一，始祖可追溯到唐康州（今广东肇庆市德庆

县）刺史章及。章及第五世孙章基由福建浦城

迁宁波象山，第十一世孙章伯由象山迁高桥西

一里许之旧宅。章伯第八世孙章义悌由旧宅迁

高桥，时代为明初。其族迁徙路线与本墓志章

萼一族不同。

“天下无二章，祖根在浦城”，章萼墓志所

言其祖为北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章得 象

（978~1048），章及第七世孙，在章姓史上仕历

最高，其下支派众多。与高桥章氏虽非一脉，

但两支应交往紧密，从与甬上望族镜川杨氏

的互动关系上可以看出。章萼墓志由杨守随

（1434~1518）撰文，其时四十七岁，官职为正

四品中顺大夫、应天府丞。1688年迁应天府

尹，后迁至大理寺卿，进工部尚书。高桥章氏

与镜川杨氏往来频繁，杨守 随祖 辈杨 范

（1375~1452）曾于高桥章氏作塾师，高桥章氏

的章绘（1416~1476）、章绍（1421~1450）均随

杨范学习，章镒（1441~1486）对杨范之子杨自

惩，自称“门下生”，两家世契甚笃。章绘与章

镒后来皆中进士，可以说，杨氏与章氏子弟日

后在政坛发迹，均有杨范的教育之功。《鄞西

高桥章氏宗谱》中亦见杨守阯、杨守隅等为章

氏作序。

与高桥章氏作为明代重要科举家族相比，

章萼一支并不显赫，其祖章明隐居昌国白泉，

其父章元完“隐德弗仕”，正统后期国不安宁，

章萼曾参军，可能与北元作战，后凯旋，似无封

官，“既而黾勉以营家道”。章萼去世后，其长子

章玭持状泣告于杨守随，杨氏感念章萼为大贤

君子，闻而悲之，读其状章。章萼家族的具体谱

系虽不明，但必与高桥章氏甚近，如此才能请

动镜川杨氏撰写墓志铭。

三

章萼墓志曰“至曾祖，讳明，则元季隐居昌

国白泉”，似指家族从福建浦城直接迁至浙江

舟山白泉。因未寻到相关家谱，不知迁徙详由，

为避祸寓居的可能性很大。待明初海禁，又迁

宁波。

查阅各种章氏宗谱，发现有位叫章邦献

的人，曾任北宋末明州昌国令。他是章仔钧

（868~941）四子章仁嵩后裔，“仁嵩生士廉，士

廉生世康，世康生得一，得一生柬之，柬之生邦

献”，乃章仔钧第六世孙。

南宋罗浚撰宝庆《昌国县志》专门记载

了昌国“熙宁置县”后的历任县令，但从元

丰八年（1085）的张节之后，就是政和六年

（1116）的张如晦，中间应有多名缺失。至光

绪《定海厅志》卷六《职官表》，才根据章氏

宗谱补上了元符年间（1098~1100）的昌国县

令章邦献。

若章邦献其人与官历真实存在，当是最早

由浦城迁居舟山的章姓移民，章萼墓志中的章

明隐居昌国白泉则在元末。章萼先祖章得象同

样出自章仔钧四子仁嵩支派，“仁嵩生士廉，士

廉生世琼，世琼生得象”。章明隐居白泉是否与

两百多年前同支的章邦献曾迁居于此有关，则

不得而知。

四

鄞西高桥章氏为章仔钧第十子章仁肇后

代，查《鄞西高桥章氏宗谱》，发现从明中期至

清乾隆朝，有不少从鄞西迁居舟山的章姓族

人。在明初严格的海禁政策下，迁居海岛几乎

不可能，管理松弛时则能成行。何汝宾《天启舟

山志》有一些关于明代舟山章氏的记载，表示

明代仍有章姓在舟山繁衍不绝。嘉靖年间名

宦、鄞人屠大山（1500~1579）的章氏夫人便是

舟山人，屠本畯在为其父编述的年谱中道：“嘉

靖五年丙戌（1526）二十七岁，十有二月夫人章

氏来归。吾母章定海县滃洲人。”屠本畯曾作

《舟山游籍》一卷（《鄞县志》作《游舟山籍》），其

游舟山，曾探访外祖家。

笔者跟随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孙

峰研究员经过实地探访发现，现今舟山章氏主

要聚居于定海区白泉镇繁强村、金星村、金林

村一带，认同始祖从福建迁宁波，旋迁舟山白

泉。因无宗谱，不知支派，行辈为“复思正友，元

德大廷，锡育合成，绍守科庆，宏启丕秀，有宣

国定”，与其他所知章氏行第皆不符合，盖为来

舟山后另起。

五

章姓家族迁徙舟山的各类文献，其载体包

括墓志、家谱、方志及采访记。将这些章氏迁徙

者的资料串联起来，也许能够发现其中的逻

辑。即我们可以合理推断，浦城章氏仁嵩派后

裔章邦献自北宋末任昌国令后，在舟山扎根繁

衍，建立一定的家族基础。元末天下大乱，章明

为避战火，举家逃命的首选方案是投奔海岛上

的仁嵩派同族，后在明初“徙民废县”政策下迁

居鄞西。至此，章氏家族跨地域人群流动的原

因皆为受政治影响。

在鄞西，章明家族与很早以前就移居于

此的仁肇派后裔高桥章氏保持良好关系，与

著名的科举家族镜川杨氏亦有互动，在无仕

历、非显赫的情况下，章玭也能请动正四品

中顺大夫、应天府丞杨守随为其父章萼撰写

墓志。

此时，舟山岛上原有的章氏村落并未受

到明初海禁的影响，甘作弃民也不愿离开家

园，继续繁衍生息，在明中后期产生一批贡

生，著名文人屠本畯之母也是定海章氏。在

海禁松弛情形下，高桥章氏进入舟山垦殖获

利，至清康熙二十三年（1683）完全展复后，

便有大批章姓移民入岛定居，促成这种人群

流动的背景皆为经济原因。由此，形成今天

集中于定海区白泉镇繁强、金星、金林的章

姓村落。

章姓迁徙舟山的零星史料，形成了一段特

定人群组织跨地域流动于大陆与海岛之间的

缩影，左右其移动的社会文化机制无外乎政治

与经济原因。如果将章氏家族的研究路径移植

于沿海其他姓氏，长期不断在碑刻、家谱、方志

及亲身采访中获得家族史料，必定会对“人群

组织为何要流向海岛中去”这一问题作出更深

刻、具体的解答。

作者单位：浙江海洋大学

我的长篇小说《沈家门往事》出版后，以书

结缘，结识了流着我们这方乡土血脉现居上海

的读者朋友何先生，听他讲诉关于他母亲的故

事。我们坐在鲁家峙书屋里，这款我心仪的书

屋，质朴而沉稳，如海之脉涌，是书卷之蕴。听

完何先生母亲的故事后，我回望这满屋子的上

万册书卷，再望向窗外满眼的黄叶飘然而下，

老祖宗的话语恍若耳边响起：“蜉蝣之羽，衣裳

楚楚。心之忧矣，於我归处。”我在心中回应：

“於我归处，满屋书卷。”

一、家乡的海，守护着走失
大上海的小女孩

东海一定是个神奇的地方。从我们出生的

那一刻起，它就刻在我们的骨子里，流在我们

的血液里，从此我们记住了自己生命的来源。

何先生的母亲就是这样，尽管她离开舟山时只

是三岁的孩童，但她一辈子心心念念牵挂着自

己的出生地。

何先生的母亲 1934年生于舟山，3岁时，

因母亲病故，由同父异母的姐姐带到上海，

却在四五岁光景在街头与家人走散，后被人

送进育婴堂。也许是东海的观音冥冥之中保

佑着这个舟山小女孩，她先被一对山东夫妻

领养，接着因上海发生了战事，养父母要回

山东，她不愿意跟去，便被托付给一户做水

饺的人家。这家人对她很好，一直养育她至

成年，送她出嫁，给的嫁妆也很丰厚。幼时与

家人走失是人生之痛，但命运眷顾，让她一

路遇见好人。

我望着对面一脸和善又儒雅的何先生，

心中涌动的是我们舟山母亲祈祷时的那一

声声祈求：“好人相逢一生平安。”

何先生的母亲嫁的也是好人家，她生育

的五个子女以及后辈子孙也个个都有出息。

何先生说：“母亲养育了我们姐弟五人，非常

辛苦，尤其我们上山下乡的日子，她操碎了

心。后来，孙子外孙都是她一手带大，还照顾

我爷爷，管里管外。”母亲身上的美德是子女

最好的家教，“母亲乐观、开朗，每年医院进进

出出无数次，她不忧虑，照样好好过日子，打

麻将，去旅游，即便是生命的最后阶段，依然

坚强、不在乎。”

听着何先生的讲述，他母亲的形象恍如眼

前，这分明就是我们舟山女儿呀，豪爽得很，乐

观得很，用我们海边人的话说，就是“做人忖得

开”。他母亲热心，爱帮助别人，听何先生说，老

邻居家里有上学的，结婚的，生病遇事了，她都

会出手援助。自己孩子这么多，还有人要做她

的干女儿，钟点工电动车丢了，她也怜惜不已

地送上数千元。

何先生的母亲讲情义，不重钱财，也许她

比任何人都懂得，那个孤独的瞬间，那个绝望

的时刻，伸出温暖之手，拉一把受难的人，这

就是人间大爱。大爱无语，犹如海一样涌动的

每一脉，一拨又一拨，温暖着那个走失的小女

孩，然后那个长大了的小女孩又将这大爱涌

向更多需要爱的人。那个心中始终牵挂着家

乡的海的小女孩，她是否听见苍茫东海传来

的梵音之声，那海，我们称之为莲花洋，那声

我们称之为慈悲，足够让无家可归的心灵找

到家的港湾。

二、寻根，就在沈家门渔港
之畔

何先生的母亲，只记得自己是舟山人，

具体是定海还是普陀，她都不清楚了。成年

后的她，一直在寻找至亲，也曾来过舟山。只

是人生无奈，直至她离开这个世界，也没有

寻找到。

寻亲无果。为抚慰母亲的思乡之情，因缘

契合下，何先生在鲁家峙豪布斯卡小区购置一

套房产，取名鲁家峙书屋。2015年可以入住时，

何先生第一个请母亲住了一周。“母亲她很高

兴，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仔细地看了几遍，她眼

神里透露出满满喜乐，证明她很想念舟山老

家，很喜欢我的书屋。原本讲好明年再来，可人

生无常，她匆匆走了，我很难受。”何先生的母

亲将鲁家峙书屋视为她的老家，终于圆满了让

生命的落叶回到故土。

这是个好地方。我告诉何先生：“这小区

的位置，是整个鲁家峙最中心的位置，也是当

年我们鲁家峙原居民最集中的地方，我老家

就在这里，后来被拆迁了。”我感慨万分，仿佛

又回到自己家那屋舍低矮的从前时光，有点

伤感。

寂静的周边，偶尔传来渔港船儿的鸣笛

声，很厚重，仿佛透着亘古不变的渔港的气息。

沈家门渔港有多少往事沉默在岁月的海里。而

时光里的我们，学会在家乡的海的怀抱里，让

时光安然。

何先生给我看了他与母亲的一些生活照，

母子俩长得很像，都是一脸福相，敦厚温良又

和善。“每年我来舟山，在书屋里，上香，敬茶，

一人靜静地陪陪母亲，母亲像蜡烛一样点亮了

屋，温暖了家，燃尽了自己。我想念母亲，祝天

下的儿女们关爱母亲。”

何先生的话语声落在鲁家峙书屋，但我觉

得那些话语所凝成的气场，会在沈家门渔港

的码头、海浪、船帆还有飞翔的海鸥间旋转，

清澈的回响，打动岸边滩涂上那些潮湿的不

断轮回的生命。很多年以前，它们曾听到过那

个幼小的女孩来到这世界时最初的响亮的啼

哭，安抚过那个在上海街头熙熙攘攘的人流

中走失的小女孩的恐惧。命运的回音，最后随

落日落在沈家门渔港边的那一间鲁家峙书

屋，沉静如海。

三、鲁家峙书屋，生命深处
海的声音

鲁家峙书屋六百多平方米，位于小区中

心，面朝山水，屋前空旷，满屏黄叶之时，阳光

与灿然黄叶入眼。

“我这书屋，是公益的，地下一层，准备装

饰成儿童游乐处，这样大人看书，小孩玩乐，各

得其所。除了看书，这里也可以举办读书会，书

屋里的书也可以赠送给喜欢读书的人。只要有

缘，爱读书，就可以来我书屋。”

何先生说自己从小爱读书，记得小时候

在上海图书馆拥有借书证后，非常开心，从

此徜徉在书的世界里。他喜欢书的淡淡墨香

味，喜欢翻书的细微沙沙声。“陈老师，你可以

带你的学生过来，让孩子静下心来，爱上读

书。”我从何先生的眼神里读出了他的期盼。

他想为这片海域的孩子做点事。何先生的身

上流着他母亲的血液，也有这片海域的基

因：家乡的海啊，我的家乡啊，我的至亲啊，

爱你们。

何先生已退休。他想念母亲时，就会来鲁

家峙书屋。“我在这里感觉非常舒服，仿佛能感

受到祖宗的气息，这就是叶落归根吧。”何先生

喜好收集茶壶，他出版了一本名为《壶见》的

书，我翻阅着这本图文并茂的书，一页页地翻

看，一盏盏的壶，一段段的文字，将“一片冰心”

还给了收藏玉壶的人儿，恰如这活水码头沈家

门渔港，将海还给海，将岸还给了岸。这岸边的

无数子嗣如活水一般，跟着潮流涌向无垠的时

空，但依然会在某一个心之所归的时刻，回归

渔港码头的两岸。

鲁家峙书屋的故事，就是一个心之所归

的故事。那座静静的书屋，它日日立在渔港

边，看海，听风，诉说着沈家门往事。此刻的我

仿佛看到了人世的三样东西———疼痛，恍惚

和残缺。

我们海边人，早已从海的广阔中汲取了智

慧。潮来潮往中，等待是一剂良药。码头总是躬

身抱紧大海，任凭风吹浪打，海涌向更远的海

的那一刻，码头就准备好了命运的齿轮，离得

有多远，回归就有多近。

思念是人间不可治愈的伤口，不过静默

的海读得懂世间一切的苦苦思念，也读得懂

这世间的一切过往。而那间静默在海风中的

鲁家峙书屋，它早已与这渔港的一切融合，

海风、海浪、海边，海的一切，早已通透了这

个世界。

沈家门渔港，山那头的灯塔，日夜在引航；

山那头的灯塔之下，那间鲁家峙书屋，无数的

藏书在等待，等待游子的魂兮归来。

沈家门往事与鲁家峙书屋
□陈佩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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